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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“濒危”课题组引领中国锂电池崛起。

固态离子学和二次电池研究团队。物理所供图

■本报记者 韩扬眉

黄学杰从抽屉深处拿出一个精美的小盒子，打开盒盖，里面装着两块约一根食指长的圆柱体锂离
子电池。电池银灰色壳体上，清晰地刻着一串编号“LC8111231”。这是1996年黄学杰和同事在
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（以下简称物理所）的实验室里手工装配的中国第一批18650圆柱锂离子
电池，总数不到50个。

时隔30年，电池壳体依然平整光滑，没有一丝锈迹。“这是手搓的，纯手工打造。”黄学杰自豪
地向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介绍。

“搓”电池时，黄学杰还不满30岁，刚接替比他年长26岁的物理所研究员陈立泉（2001年当选中
国工程院院士），担任固态离子学和二次电池课题组组长。30年来，陈立泉是“领航者”，黄学
杰是“掌舵手”，二人将一个濒临解散的“濒危”课题组，发展成为国际动力电池版图上绕不开
的研究高地。

该团队创立了我国固态离子学学科，开创了我国锂二次电池领域，推动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实现
从无到有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。如今，团队正引领新一代固态电池的发展，为我国在能
源革命中抢占科技制高点提供有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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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1月，固态离子学和二次电池团队获得“中国科学院先进集体”荣誉称号。

“一组两制”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中国还是“自行车王国”，清脆的车铃声在大街小巷此起彼伏。那时，谁家
门口停了一辆小汽车是会被围观的——汽车，对普通人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。

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陈立泉却提出要研发汽车动力电池，这一想法一度被质疑为“异想天开
”。彼时，课题组因老一代科研人员集中退休，无法满足“至少3人才能成组”的基本条件，面
临解散危机。刚回国接任课题组长的黄学杰，找物理所领导据理力争：“如果转换赛道做产业化
，所里能否给予支持？”

课题组被暂时保留，处于“待定”状态。随后，黄学杰从所属机械加工工厂请来一名技术工人“
入伙”，满足了成组的人数条件。在下一次课题组评估前，团队“争”来了3年宝贵的发展时间
。

团队虽然以锂离子电池产业化为目标，但并未放弃基础研究，始终坚持“一组两制”：一方面奋
力把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和电池的产业化路径打通，另一方面坚持潜心攻坚前沿基础研究。

1997年，在中国科学院和相关企业的支持下，课题组从日本引进了部分关键设备，在物理所搭建
起中国第一条18650型锂离子电池中试线。

物理所请回了已退休的科研人员，还调配了部分技术人员进行支援。大家轮番守着生产线，脏活
、累活抢着干，一步步攻关，势必要打通产业化路线。

与此同时，黄学杰和陈立泉深知，产业热度可能瞬息万变，但关键科学问题需要持续深耕，更得
坐得住“冷板凳”。

“我们对学生的要求很明确——专心做基础研究，关注领域内重要的前沿问题。”黄学杰告诉《
中国科学报》。

1997年，在推进产业化的同时，如今已是物理所研究员的李泓进入课题组读博士。他在离“厂房
”不远的一间小实验室里，在老师指导下潜心攻关锂离子电池前沿负极材料课题，为纳米硅碳负
极材料的发展做出引领性工作。这种材料可显著提升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，在相关产业发展方
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基础研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，团队先后取得多项重要成果：对钴酸锂进行氧化物包覆以
提升充电电压、对磷酸铁锂进行体相掺杂改性，打破国外原始专利垄断；研发纳米合金化负极材
料；研发新型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（含铜基氧化物）和负极材料（煤基碳材料）⋯⋯

30年来，“一组两制”让他们在动力电池领域走得稳、走得远。

“贴标签”

2015年，俞海龙进入课题组从事博士后研究。两年博士后任期将至时，黄学杰对他说：“海龙，
你得留下，做全固态锂电池界面研究课题，这是固态电池领域最具挑战性的科学和技术难题，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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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你用10年时间做好这个工作，成为你的‘标签’。”

新一代全固态金属锂电池被公认为新能源动力电池的发展方向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全固态电解质
和金属锂电极之间的接触面始终无法紧密接触。

在黄学杰的指导下，俞海龙摒弃杂念，全身心投入全固态界面研究。实验中经历的无数次失败与
反复验证，让他一度身心俱疲。“黄老师经常跟我说，我们今天做的事情，有机会改变行业。”
正是这份信念感，支撑俞海龙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。

2025年10月，《自然-可持续发展》刊发了他们的研究成果——黄学杰团队开发出一种阴离子调
控技术，突破了全固态电池走向实用的最大瓶颈。该研究被评价为“解决了制约全固态电池商业
化的关键瓶颈问题，为实现其实用化迈出了决定性一步”。这一成果引发业界广泛关注，俞海龙
是相关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。

“最近几个月，产业界头部公司基本上都来了解我们的工作。”俞海龙高兴地告诉《中国科学报
》。

坚持长期主义，是团队培养人才的理念。“人才成长和事业发展都需要一定时间。一般情况下，
一个人在一个领域耕耘10年左右，再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巩固，基本就靠谱了。”黄学杰说，这
是人才成长的规律，而尊重这个规律，就是他管理团队的“诀窍”。

在黄学杰看来，年轻人的成长本质上是能力的系统塑造。“从读博士的20多岁到成为科研人员的
三四十岁期间，要给自己贴上一个‘标签’，让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产业界，在寻找这方面的专
家时都能想起你。”

如今，固态离子学和二次电池课题组现有9名研究员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闪亮的“标签”。黄
学杰——正极材料迭代研发和电池技术；李泓——硅碳负极材料和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；胡勇胜
——钠离子电池技术；禹习谦——电池材料表征分析；索鎏敏——水系电解质电池技术⋯⋯

这就像一个实力雄厚的门派，每位高手精研一门绝技，互不重叠又彼此呼应。这些高手带出的弟
子也各有专长。黄学杰尊重学生兴趣，也鼓励学生与老师的研究方向相匹配。“不能跟着鲁班学
做裁缝。”黄学杰说，“第一步必须跟着这个领域里最优秀的那个人，瞄准一个方向把本事练扎
实。”

“贴标签”有时还需要一些魄力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，陈立泉和黄学杰就忍痛割爱，砍掉了当
时最热门的方向之一“高温超导”的相关课题。要知道，他们都从事过超导研究，陈立泉还曾因
高温超导研究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。

“我们只能贴一个标签，干一件事情，不能‘四面攻城’。”黄学杰说。

托举

在年轻人成长的道路上，陈立泉和黄学杰始终尽力托举、全力支持，把年轻人推到科研一线的最
前沿。

陈立泉常跟团队中的年轻人说：“别人有的我们不能没有，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。”李泓回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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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当年，团队发现纳米硅材料的潜力时，导师陈立泉立即联系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获取激
光烧蚀设备，“这种科研支持催生了多项颠覆性技术”。

面对年轻人对行业“内卷”加剧的苦恼，黄学杰也有另一种解读。“不要只看到科研道路上竞争
者多了，要看到是同行者多了，这更易于找到可以彼此依靠的肩膀。过去，路上没几个人同行时
，我们心里也会发怵，会忍不住想‘是不是走错了路’。”

今年，即将60岁的黄学杰卸任课题组组长一职，由李泓接棒。团队规模也从最初的3人发展成上
百人。

1988年，团队在一间极其简陋的实验室里研发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。30多年来，固态电池研
究与产业化跌宕起伏。2021年，已逾八旬的陈立泉仍大声疾呼“固态电池大干快上，引领电动中
国”。

在全球固态电池你追我赶的发展态势下，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持续作出贡献，而物理所固态离
子学和二次电池课题组融在血脉中潜心研究、攀登高峰的精神力量，始终托举着年轻一代科研工
作者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(2026-03-03 第1版 要闻)
作者：韩扬眉 来源：中国科学报

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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